
《学习时报》2005 年 8 月 7 日 
 
 

民族主义的三次浪潮 
 

张建华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 世纪是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政治概念——民族主义的第一时期”。美国历史

学家汉斯·科恩如是说。 
“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 18、19 世纪的产物。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

布斯鲍姆曾考证“国家”、“民族”等词汇最早是 1884 年才出现。学术界一般认为，欧洲近

代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较晚，是 18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战争后形成的。这时国家

成为相同种族以及不同种族人们最大的归属和最后的归属，于是就出现一个名词——民族国

家（Nation state），即是国家等于民族，民族等于国家。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是伴随 18——19 世纪末的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而兴起的。西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摇篮，也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发源地，18 世纪

90 年代的法国大革命变成了现代民族主义的助产波。这是一场在“自由、平等、 博爱”的

旗帜下掀起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争取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伟大斗争。 法国资产阶级在

《人权宣言》中宣布：“在权利方面， 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

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 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

抗压迫。”这是资产阶级对几百年来桎梏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封建专制主义发出的宣战， 包含

了民族自由权和民族自决权的内容，人权宣言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最基本的理论基础。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向整个欧洲，向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各国的革命实践又为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运动注入了新的内容。 被压迫民族以民族主义为武器反抗异族统治，

保护民族文化， 争取民族主权和民族独立；以德国、 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民族以民族主义

为聚合口号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到 19 世纪 60、70 年代， 资本主义的世

界体系已经形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 

“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 概念在 20 世纪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和发展。纵观

20 世纪，整个世界经历了民族主义的三次浪潮的冲击。 
    第一次浪潮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跨入帝国主义阶段， 世

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战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列强建立了旨在瓜分德、

奥的海外殖民地，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凡尔赛体系”。而中东、中欧和东欧这些历史上战

事频繁，民族矛盾复杂的地区原有国家格局和领土划分按照《凡尔赛条约》被重新组合，使

1600 万人成为脱离民族母体置于其他民族为主体的国家的统治下的少数民族。 同时在这些

新建的国家中资产阶级大民族主义的也开始膨胀，民族复仇主义的情绪潜滋暗长，领土纠纷

危机的隐患暗伏。 因此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一方面表现为国内大民族（统治民族）主义在

帝国意识的影响下日益加强， 对内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对外图谋别国领土和报复心

理，另一方面表现为少数民族（被统治民族）民族反抗情绪的加剧，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高涨。

特别是巴尔干地区各民族被奴役分割的历史造成该地区民族、种族、宗教群体和领土的多次

被肢解，民族利益的多次被侵害， 所以该地区各民族谋求解放的斗争和建立独立国家的热

望中渗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政治学家伯恩斯认为民族主义“它已经和种族主义，

地方观念、固执、不宽容、迫害和狂热混杂在一起， ……它往往走向侵略，有时走向帝国

主义。”另一方面表现为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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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独立。总的说来，大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是该时期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 

第二次浪潮发生于 20 世纪 50-70 年代。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重新进行组合，凡

尔塞体系为雅尔塔体系所代替。以美、 苏两个超级大国为核心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局面。而且在阵营内部，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冲突是被所谓“意识形态共

同体”掩饰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实质。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美国以二战中所形成的

绝对威信， 对欧洲及亚洲一些国家实行经济和政治上的控制，将上述国家作为与苏联争霸

的“铁幕”屏障。其矛盾表现为英、法、西德、日、意等国力图摆脱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

和政治上的依从地位，以民族主义整合国民意识，以图重振国力。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

以自我为中心，以老大哥地位自居，在处理与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国家的关系上采取大国沙

文主义的做法，将个人意志和斯大林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其矛盾表现为各国试图摆

脱斯大林模式的桎梏，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走真正符

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苏南冲突、苏中论战、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的

“十月事件”、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以及苏联与罗马尼亚、苏联与阿尔巴尼亚间

的冲突和关系的恶化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的分歧，而且是对苏联的

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反弹，是上述国家反对苏联干涉本国内政、维护民族

主权的民族主义的集中表现。 在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中，随着二战结束后，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民族国家的相继建立和独立，民族主义成为上述国家对抗美苏大国沙

文主义的有力武器。一些国家以民族主义为唤起民族自尊和整合民族团结的武器，维护国家

主权，争取政治平等权和经济自主权，有效地进行本国的现代化建设， 如拉美和北非的一

些国家。此外， 伊斯兰世界成为国际舞台上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泛伊斯兰主义和泛

突厥主义对世界的冲击令西方大为震惊， 

    美国政治学家汉斯·ｊ·摩根索曾指出：“20 世纪后半期的民族主义与传统通用这个名

称的民族主义以及 19 世纪民族运动中和民族国家里达到顶点的民族主义截然不同。传统意

义上的民族主义寻求使民族摆脱外来统治，从而使民族得到自己的国家。 ……今天的民族

主义实质上是民族主义化的世界主义”，他的论述颇为贴切地概括了该时期世界范围内民族

主义的特点。  

第三次大浪潮发生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该时期民族主义的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地方分

离主义运动，即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些非主体民族（或称少数民族）以民族主义为强化民族意

识和对抗异族影响的武器，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争取民族自治以至分离权利。原苏联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所长尤什科夫承认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的分离主义正是从 80 年代初逐渐膨胀

起来， 也正是源于苏联一些民族的分离主义情绪的恶性膨胀而导致苏联大厦轰然倒塌。直

至今日，在原苏联的版图上，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仍然是政治斗争和权力角逐中的主角。分

离主义势力终于使南斯拉夫联盟解体，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永无胜者的波黑冲突，以及塞尔维

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之间的民族仇杀。连年的战乱等等使原苏联东欧地区成为民族问

题和民族主义的一个大裂变场。此外，这一时期的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的严重，还广泛地表

现为中东、西亚和南部非洲的经久不息的民族战争，世界范围内的汹涌不止的难民浪潮，再

度复苏的种族歧视和种族排外等。此外，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主义问题、英国的北爱尔兰问

题、比利时的瓦隆族与佛兰芒族的语言之争问题、斯里兰卡的伊拉姆分离主义问题、加拿大

魁北克的民族问题等等时时刺激着世界的神经。 

因此，纵观世界历史发展，民族主义之所以像一面不倒的旗帜，成为陷于困难之中的民

族或拥有新的图谋的民族奋起的动力。它时而给每一个民族注入自强不息的生命力；时而又

幻化为威胁和破坏国家统一稳定的分裂剂；时而成为整合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无形武器；时而

成为导演各种冲突乃至战争的恶魔。所有这些，正是因为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厚的

历史、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基础，因为民族主义本身同时还具有强大的社会政治功能，这种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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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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